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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時
有
名
人
避
壽
之
說
，
俗
稱
﹁躲
生
﹂
。
即
某
人
在
壽
辰
時
節
外
出
，

以
躲
避
親
友
的
慶
賀
，
這
種
風
俗
始
於
元
代
，
清
朝
時
已
很
盛
行
。
清
人
俞
樾

《
春
在
堂
隨
筆
》
記
：
﹁蓋
世
俗
作
壽
，
必
於
逢
九
逢
十
之
年
。
先
生
（
袁
枚

）
兩
年
出
遊
，
皆
為
避
壽
計
。
其
中
載
一
詩
云
：
﹃到
處
探
奇
逢
地
主
，
避
人

作
壽
走
天
涯
。
﹄
是
其
證
也
。
﹂

避
壽
有
很
多
原
因
，
或
是
受
祝
者
喜
安
靜
、
厭
喧
鬧
；
或
是
受
祝
者
為
避

免
勞
親
動
友
、
鋪
張
浪
費
；
或
是
廉
潔
官
員
，
為
了
阻
止
巴
結
逢
迎
者
乘
機
饋

贈
厚
禮
；
或
是
為
示
範
風
氣
，
表
示
脫
俗
、
與
眾
不
同
等
。

阮
元
是
清
朝
屈
指
可
數
的
名
相
碩
儒
，
有
﹁一
代
名
儒
、
三
朝
閣
老
、
九

省
疆
臣
﹂
之
譽
，
被
尊
為
一
代
文
宗
。
他
從
四
十
歲
就
開
始
避
壽
，
一
直
避
到

八
十
六
歲
，
從
未
慶
過
一
次
生
日
，
未
收
過
絲
毫
禮
品
。

四
十
歲
生
日
這
天
，
時
任
浙
江
巡
撫
的
阮
元
，
到
海
塘
工
地

視
察
；
五
十
歲
生
日
時
，
他
身
為
漕
運
總
督
，
在
運
米
船
上
度
過

；
七
十
歲
時
，
他
任
雲
貴
總
督
，
生
日
那
天
，
一
個
人
到
船
上
煮

茶
、
賞
雪
景
，
並
作
《
隱
山
銘
》
：
﹁士
高
能
隱
，
山
靜
乃
壽
。

﹂
他
不
僅
自
己
不
做
壽
，
也
不
給
夫
人
做
生
日
，
不
藉
機
斂
財
，

是
有
名
清
官
。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是
馮
玉
祥
六
十
華
誕
。
馮
玉
祥

德
高
望
重
，
軍
政
界
多
有
門
生
故
舊
，
早
就
張
羅

要
給
他
祝
壽

了
，
他
卻
作
﹁丘
八
詩
﹂
《
六
十
歲
的
小
伙
子
》
一
首
自
勉
並
謝

絕
祝
壽
，
刊
登
在
當
日
《
新
華
日
報
》
上
。

詩
曰
：
﹁我
們
的
主
人
，
是
全
國
的
老
百
姓

。
他
們
是
篳
路
藍
縷
，
真
正
的
貧
窮
。
他
們

無
論
怎
樣
的
痛
苦
，
還
是
供
給
我
們
衣
食
住

。
飲
水
要
思
源
，
自
己
要
問
問
自
己
的
良
心

。
方
才
是
六
十
歲
的
小
伙
子
，
怎
麼
能
說
是

壽
？
應
當
趕
快
努
力
，
去
報
告
主
人
們
。
使

他
們
有
了
好
的
吃
穿
住
用
，
那
方
是
盡
了
抗

日
公
僕
的
本
分
。
﹂
這
日
，
馮
玉
祥
以
﹁國
難
當
頭
，
概
不
受
賀

﹂
為
由
，
外
出
避
壽
，
到
了
重
慶
遠
郊
的
鄉
下
，
與
普
通
老
百
姓

一
起
度
過
了
一
天
。

蔣
介
石
提
倡
新
生
活
，
當
然
自
己
也
不
好
意
思
大
規
模
給
自

己
祝
壽
，
因
此
曾
多
次
避
壽
，
最
著
名
的
一
次
是
一
九
三
六
年
去

洛
陽
避
壽
。
蔣
介
石
出
生
於
一
八
八
七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
一
九

三
六
年
是
他
的
五
十
大
壽
，
當
時
，
有
陳
立
夫
哥
倆
在
帶
頭
起
哄

，
各
種
祝
壽
活
動
正
在
緊
鑼
密
鼓
地
準
備

，
包
括
大
型
演
出
、

捐
獻
戰
機
活
動
等
等
，
鬧
得
沸
沸
揚
揚
。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
在
祝

壽
典
禮
前
一
個
多
星
期
，
蔣
介
石
偕
宋
美
齡
飛
往
西
安
，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飛
赴

洛
陽
。
蔣
介
石
此
次
離
開
南
京
的
原
因
，
名
義
上
是
﹁避
壽
﹂
，
實
際
上
還
有

兩
個
目
的
，
一
是
部
署
和
協
調
東
北
軍
、
西
北
軍
和
中
央
軍
的
陝
北
﹁剿
共
﹂

；
二
是
檢
查
河
南
軍
隊
沿
黃
河
一
線
的
國
防
工
事
修
築
情
況
。
可
惜
，
這
一
次

他
弄
巧
成
拙
，
碰
上
﹁西
安
事
變
﹂
，
險
些
回
不
來
。

《
笑
林
廣
記
》
載
，
某
縣
令
做
壽
，
因
其
屬
鼠
，
眾
下
屬
集
資
做
了
一
隻

金
鼠
以
祝
。
縣
令
大
喜
，
曰
：
不
日
，
夫
人
也
要
做
壽
，
夫
人
屬
牛
。
一
干
屬

下
嚇
倒
，
面
面
相
覷
，
叫
苦
不
迭
。
如
今
也
時
時
有
所
耳
聞
，
官
員
借
做
壽
聚

斂
錢
財
，
惹
得
天
怨
人
怒
。
由
此
看
來
，
避
壽
這
種
良
俗
還
大
有
提
倡
之
必
要

哩
。

「鄉鄰碗對碗
，親眷盤對盤」是
包天笑在《衣食住
行的百年變遷》中
提到的一句姑蘇俗
話，反映的是當年
的民俗禮儀。過去

蘇州人家過節時要給親戚送禮，叫做 「節
盤」。而對四鄰，不但喬遷時要上門拜會
，送上紅紙名片、饅頭糕點，而且相互之
間常有飲食饋贈： 「今天燒了一樣菜，特
別而新鮮的，便送一碗隔壁姐姐。明天對
門嫂嫂，也許想起前情，燒到好菜，也回
敬你一碗」。包對這種 「睦鄰制度」很稱
賞，晚年住香港，還為 「同居一樓二、三
十年，而姓張姓李，渺不相識」感到痛
心。

居住條件的變化是社會經濟發展、文
化變遷的重要標誌。我小時候住類似 「大
雜院」的小樓，一棟原本是民族資本家的
別墅洋房擠進了十幾家人。我們一家三口
同住一間十二平方米的房間，獨立的衛浴
設備自然沒有，連做飯都要和左鄰右舍合
用樓道的空間。這樣 「面頰挨下頜」的居
住方式，少了私密空間，但也硬性決定了
大家 「打得火熱」的局面。

母親裹了餛飩，總要給鄰居送上一碗
。隔壁奶奶包的小巧玲瓏的 「小腳糉」，
也會在我家的端午飯桌上出現。那時人們

的生活都不寬裕，油鹽糖醋等調料都憑票供應，肉、禽
、魚、蛋可能過節才能品嘗，偶然燒個好菜自然是頭等
大事。菜香四溢，也不好意思自己關起門來獨自享用。
所以，分享食物司空見慣。倒是親戚，雖有血緣牽絆，
或因路途遠隔，或是政治敏感，或為經濟拮据，無法維
持行節盤的慣例。一來二去，少於問詢，就逐日疏遠了
。 「遠親不如近鄰」，朝夕相處， 「碗對碗」的油鹽醬
醋情分，其威力遠勝生物學上說的基因呢。

現在我家也住高樓。一套公寓廚房、浴室、客廳、
臥室一應俱全，不再是過去擠擠挨挨，東家兒啼西家聞
，西家燒菜東家香的情況了。鄰里之間多數時候也客客
氣氣，但相互交往極少。母親大約是堅守 「碗對碗」政
策的頑固分子，每次我從美國回家，她都要給左鄰右舍
送點巧克力之類的土產。一樓鄰居回敬秋天鄉下新收的
紅薯。不過，這類交往 「一拳來，一腳去」，不復當年
鄰里間的親熱。

對這樣的禮俗變遷，我的感情是矛盾的。同胞居住
條件改善，住得比過去更寬舒、安靜，當然是大好事，
但願國內處處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開顏。但獨
門獨戶也可能帶來人情冷漠，關進小屋成一統，管他冬
夏與春秋。君不見，電梯裡煙灰滿地，信箱前廣告飄飛
；大門外丟落快遞信封和紙箱；垃圾箱邊又是某家殺魚
後棄置的鱗片、肚腸，似乎放進塑料袋，順手丟放的舉
手之勞都不願付出。裝修時大興土木，噪音和建築垃圾
的污染更是人生常態，不值一提了。有時在我們這個所
謂 「高尚住宅區」見到年輕男女帶着孩子散步，卻帶頭
攀折公共花木的行為，不由得為未來擔憂。為父母者言
傳身教，自己不做出好榜樣，怎麼又能指望孩子日後成
為品行高尚、關心他人者？但願我是杞人憂天。只是，
「碗對碗」的情意不再，私密空間又不能保障自覺自省

。加上日常瑣事困擾搓磨，鄰里間每每怨氣十足，無怪
乎國人哀嘆 「道德空窗」，人心不古了。

明代的開國皇帝
朱元璋，出身貧寒，
自幼曾淪落街頭，乞
討度日，因而對於 「
草根藝術」的民間戲
曲非常熟悉，也相當
喜歡。在他登基以後

，仍常以看戲作消遣。朱元璋愛看的戲很多，
尤其偏愛反映民間疾苦、夫妻和諧相處的劇目
，其中最欣賞的是元末高則誠所作的雜劇《琵
琶記》。

《琵琶記》的故事是寫：趙五娘奉侍翁姑
，生活貧苦，寧願自己嚥糧充飢，也不讓公婆
挨餓。公婆亡故後，她剪髮換了兩張草席，替

公婆安葬，最後進京尋夫，在相府怒斥蔡伯喈
，夫妻終於團聚。悲歡離合，趙五娘的言行舉
止很能扣動人們心弦。全劇歌頌的是 「全忠全
孝」，媳婦賢德，這在當時的封建社會中是得
到肯定的一種道德觀念。因而，朱元璋對這個
劇目大加誇讚。據說，他每天退朝後，都命優
伶進宮，演出此劇，百看不厭。在他的倡導下
，《琵琶記》得以在各地推廣，成為一齣家喻
戶曉的熱門劇目。一直長期流傳，至今已有七
、八百年，屢演不衰。在他鼓勵演出《琵琶記
》的同時，他還對戲曲聲腔的改造，產生過很
大的影響。

元代的戲曲形式，已初步成形，比較發達
。當時，各地盛行的是 「北曲」，它受到統治

階級的衙視，成為戲曲中的主流。 「北曲」，
淵源於北方的民間曲調，用韻以《中原音韻》
為準。而最早形成於溫州的雜劇則稱為 「南戲
」。那時， 「南戲」的唱法，雖然比較簡單，
但朱元璋卻很愛聽。可能是朱元璋生於安徽鳳
陽，口音比較接近的緣故吧，他對 「南曲」特
別喜歡。他命教坊司與演員參照 「北曲」，創
製新腔，並將 「北曲」採用的樂器——箏、琵
琶等，用來演奏 「南曲」。這就使 「南曲」的
聲腔曲調得到了極大的豐富，並提高了表現能
力。

朱元璋還曾召集昆山藝人提倡演唱 「昆山
腔」，這就使源自昆山的昆曲風行一時，成為
有全國影響的代表性劇種。

我不時地懷想村頭那株古
老的皂莢樹。

我老家是一個群山環繞
、碧水如帶的美麗恬靜的小山
村，我家就住在山村的東北角
，同姓三家多住一座四合院。

堂屋房高大巍峨，不僅入身深，正間有前檐，東西兩
頭還有屯槽，宜作廚房之用。東堂屋是我祖母居住，
該房東北角五米開外的土石坡上，生長一株四人合
抱、主幹丈餘、樹枝橫逸、十餘丈高、枝繁葉茂、樹
蔭遮蔽一畝多大的古老的皂莢樹。近瞧，兀地崛起的
皂莢樹，像一座突兀聳峙的山巒；遠觀，它像一個墨
綠色的圓形星球，鑲嵌在村莊的上空，遠遠地看不見
房屋，卻只能瞧見這團碩大的濃綠。它是村莊的外顯
和名片，有人不呼村名，乾脆叫它皂莢樹村。

這棵皂莢樹有多少年代？祖母說：她記得就這麼
大。據傳說：不知是哪一位老祖母年輕時見房角外長
一株青枝綠葉的小皂莢樹，她把一枚做針線活兒的頂
針戴在樹幹上，忘記取掉，幾年後，長包進樹幹內。
據此推算，它最少有三、四百年的樹齡了。

得益於大樹的蔽蔭，樹下的幾座房屋，冬天不冷
、夏天不熱。盛暑炎夏，中午在屋裡休息，不出汗，
不用搖扇子，有時還要蓋單子。可以說，在上世紀的
前半葉，我們家就開始享用這綠色空調了。大樹想方
設法為我們服務，它裸露的側根，從地下伸進我家廚
房，在門口內，露出一個碗口般大小膝關節，是截柴
禾的好木砧，方便得很。我就在其上截過不少回柴禾
。皂莢樹卻笑迷迷，從來沒皺過眉，沒叫過痛。

大樹的東側，有一條三、四尺寬通往北山牧放牛

羊的小路。路旁，右堰上，擺放幾塊桌面大小的石板
。這便是樹下人家的飯場，我們在樹下吃飯，拉家常
。午後或晚飯後，還在石板上乘涼。有時，我睡熟了
，父親抱我回家也不知道。樹下路邊，還有幾個牛涼
棚，供牛休息之用。皂莢樹的上方，有一塊荒地，父
親平了一丈見方的一片砌石券了圍堵，壘了木槽，是
我家熱天餵牲口的。他年輕時，買回一匹大青騾子，
冬春季節便常和村裡的幾個夥伴進山裡裝貨，到洛陽
府賣木炭，三天一趟。雖然收入微，卻能供我上學和
貼補家用。這匹青騾子膘肥力壯，一次能馱炭二、三
百斤，它性急，快步走在前面，不甘落後。去一趟洛
陽，能賺一、二十元。農忙時，青騾子還單獨拉犁耕
種，真是好樣的。一九五五年，牲畜農具都入了農業
社。一九五八年，高級社以八千元的價格賣了大青騾
子，到外地拉車、役用。此後，我再也沒見到過這頭
性格良善為我家立下汗馬功勞，已有近三十歲的大青
騾子了。

皂莢樹下也是一些政治活動的理想場所。一九四
七年家鄉解放之後，大小群眾會議，大多在皂莢樹下
召開。這位飽經滄桑的皂莢樹老人，接納了無以數計
的面孔，它是歷史發展、社會進步的忠實見證者！

皂莢樹上長滿了成團的粗壯實刺，是它天然的護
衛者，人們畏懼，不敢輕易攀援這棵大樹。春天皂莢
樹發芽，長出了嫩黃的新葉；夏天，皂莢樹開出了黃
綠色的小花，成群成群的蜜蜂，在花叢間飛舞。一陣
風飄來，陣陣清香撲鼻。花期結束，枝葉間掛出數以
萬計的嫩綠的小莢來，在綠葉叢中慢慢拉長、長大，
像一串綠寶石掛滿樹枝，儼然一柄柄寶刀，在風中窸
窣作響，婆娑起舞。到了冬季，皂莢樹的葉子落了，

皂莢也由綠變黃，由黃變綠，繼而變黑。滴滴溜溜掛
滿一樹，寒風發狂的夜晚，皂莢會落得滿地都是，村
裡人可以隨意拾取。那時，皂莢還是很有用的，村裡
、鎮上買不到或買不起肥皂，家鄉洗衣就用皂莢。把
皂莢用棒棰砸碎，在水中盡情揉搓裹進髒衣服裡，去
污能力很理想。

這棵大皂莢樹還是鳥類的天堂。高高的樹枝上有
好多個喜鵲、山麻干的窩巢。這在落葉的嚴冬或早春
，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夏秋季節，黑羽衣的夏雞（又
叫岔雞），金黃的黃瓜漉漉，白肚皮的馬勃羅，咕咕
叫的老斑鳩，還有青石草，麻雀……和諧融洽地，都
在濃密枝葉間築起了自己的新家。來到樹下，百鳥齊
鳴，天籟之音，使人間的器樂合奏也黯然失色。

那時家裡沒有鐘表，早晨，父母摸黑起床，磨快
鐮刀，踏着月色，到田間收割麥子，或耕耘播種。夏
雞聲也把我喚醒，摸黑到本村或外村上學；假期中，
還起早到裡溝拾捆柴禾，早飯後，就趕着一群浩白的
山羊，到北嶺或裡溝放牧。傍晚回來，經過皂莢樹，
其時，樹上的鳥兒還為我演奏歡迎之歌。

可惜，這棵和村人相依為命的大皂莢樹，卻在一
九五六年夏天被一位鄰居砍掉賣錢了。這鄰居當過兵
，一九五二年從朝鮮前線轉業載譽歸來，當時是三十
多歲的年輕人。但鄉裡、村裡沒有很好地安排工作，
轉業費花完，獨自一人，生活陷入拮据之中。一九五
六年夏天，村裡準備淘挖砌券一孔塌陷的廢棄水井，
缺少皂莢木做井磐，恰好這棵大皂莢樹所有權屬於他
。當時他不懂保護古樹名木，就便宜地賣給村裡，他
自己尋找幾個年輕人，攀樹除刺，段段卸枝挖除樹幹
，鋸解木板，忙碌了二十多天，戕殺了這株大皂莢樹
的蓬勃繁盛的生命！

告別了這株古老的皂莢樹，已經五十四個年頭，
但它時刻活在我的心目中。什麼時候，在我們美麗的
小山村會重新挺起一株或幾株葳蕤瑰麗、參天高聳的
皂莢樹？

陳
寅
恪
曾
經
執
教
於
清
華
大
學
、
西
南
聯
大
、
中
山
大
學
，
他
的
﹁三
無

學
人
﹂
身
份
與
﹁三
不
講
﹂
的
治
學
精
神
，
在
當
時
成
為
傳
誦
一
時
的
學
界
奇

觀
。

陳
寅
恪
是
中
國
現
代
甚
負
盛
名
的
歷
史
學
家
、
古
典
文
學
研
究
家
、
語
言

學
家
。
在
清
華
的
百
年
歷
史
上
，
他
與
葉
企
孫
、
潘
光
旦
、
梅
貽
琦
一
起
並
稱

為
清
華
四
大
哲
人
；
又
與
梁
啟
超
、
王
國
維
、
趙
元
任
一
起
並
稱
為
清
華
四
大

國
學
導
師
。
因
其
身
出
名
門
，
而
又
學
識
過
人
，
在
清
華
任
教
時
被
稱
作
﹁公

子
的
公
子
，
教
授
之
教
授
﹂
。
在
留
學
期
間
，
陳
寅
恪
掌
握
了
蒙
、
藏
、
滿
、

日
、
梵
、
英
、
法
、
德
和
巴
利
、
波
斯
、
突
厥
、
西
夏
、
拉
丁
、
希
臘
等
十
幾

種
語
言
，
尤
以
梵
文
和
巴
利
文
見
長
。

當
時
的
清
華
大
學
研
究
院
主
任
吳
宓
很
器
重
他
，
認
為
他

是
﹁全
中
國
最
博
學
之
人
﹂
。
梁
啟
超
也
很
尊
重
他
，
謙
虛
地

向
人
介
紹
：
﹁陳
先
生
的
學
問
勝
過
我
。
﹂
上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
清
華
國
學
研
究
所
開
辦
時
，
當
時
留
學
德
國
三
十
五
歲
的
陳

寅
恪
，
在
國
內
屬
無
名
望
、
無
著
作
、
無
學
位
的
﹁三
無
﹂
學

人
，
但
最
後
卻
與
聲
望
卓
著
的
王
國
維
、
梁
啟
超
、
趙
元
任
同

聘
為
國
學
院
四
大
導
師
。
當
年
梁
啟
超
向
清
華
大
學
校
長
曹
雲

祥
推
薦
陳
寅
恪
，
曹
問
：
﹁他
是
哪
一
國
博
士
？
﹂
梁
答
：
﹁

他
不
是
學
士
，
也
不
是
博
士
。
﹂
曹
又
問
：
﹁他
有
沒
有
著
作

？
﹂
梁
答
：
﹁也
沒
有
著
作
。
﹂
曹
說
：
﹁既
不
是
博
士
，
也

沒
有
著
作
，
這
就
難
了
！
﹂
梁
生
氣
地
說
：
﹁我
梁
某
也
沒
有

博
士
學
位
，
著
作
算
是
等
身
了
，
但
總
共
還
不
如
陳
（
寅
恪
）

先
生
寥
寥
數
百
字
有
價
值
。
﹂陳

寅
恪
遊
學
海
外
近
三
十
年
，
足

跡
所
至
有
日
本
、
德
國
、
美
國
、
法
國

、
瑞
士
等
國
，
先
後
就
讀
於
德
國
柏
林

大
學
、
瑞
士
蘇
黎
士
大
學
、
法
國
巴
黎

高
等
政
治
學
校
、
美
國
哈
佛
大
學
等
著

名
學
府
，
卻
未
曾
拿
一
個
學
位
。
不
是

他
沒
有
獲
得
學
位
的
本
事
，
而
是
因
為

他
視
那
一
紙
文
憑
為
糞
土
，
不
屑
一
顧

。
陳
寅
恪
的
正
規
學
歷
是
吳
淞
復
旦
公
學
畢
業
，
那
時
的
復
旦

公
學
不
算
大
學
，
也
不
授
予
學
位
。

為
此
，
他
的
侄
子
陳
封
雄
曾
問
他
：
﹁您
在
國
外
留
學
十

幾
年
，
為
什
麼
沒
有
得
個
博
士
學
位
？
﹂
陳
寅
恪
回
答
：
﹁考

博
士
並
不
難
，
但
兩
三
年
內
被
一
專
題
束
縛
住
，
就
沒
有
時
間

學
其
他
知
識
了
。
只
要
能
學
到
知
識
，
有
無
學
位
並
不
重
要
。

﹂
後
來
，
陳
封
雄
向
自
己
的
姑
夫
俞
大
維
提
起
此
事
，
俞
說
：

﹁寅
恪
的
想
法
是
對
的
，
所
以
是
大
學
問
家
。
我
在
哈
佛
得
了

博
士
學
位
，
但
我
的
學
問
不
如
他
。
﹂

到
清
華
以
後
，
他
在
一
九
二
九
年
所
作
的
王
國
維
紀
念
碑

銘
中
首
先
提
出
以
﹁獨
立
之
精
神
，
自
由
之
思
想
﹂
為
追
求
的

學
術
精
神
與
價
值
取
向
。

他
當
時
在
國
學
院
指
導
研
究
生
，
並
在
北
京
大
學
兼
課
，

同
時
對
佛
教
典
籍
和
邊
疆
史
進
行
研
究
、
著
述
。
在
清
華
大
學
開
設
語
文
和
歷

史
、
佛
教
研
究
等
課
程
。
哲
學
專
家
馮
友
蘭
，
當
時
任
清
華
大
學
秘
書
長
、
文

學
院
長
，
早
已
經
是
著
名
的
學
界
泰
斗
一
級
的
人
物
了
。
可
每
當
陳
寅
恪
上
《

中
國
哲
學
史
》
課
時
，
馮
友
蘭
總
是
恭
敬
地
陪
着
陳
寅
恪
從
教
員
休
息
室
走
出

來
，
靜
靜
地
坐
在
教
室
裡
聽
他
講
課
。

陳
寅
恪
奉
行
﹁三
不
講
﹂
主
義
：
﹁書
上
有
的
不
講
，
別
人
講
過
的
不
講

，
自
己
講
過
的
也
不
講
﹂
，
有
人
因
此
親
切
地
稱
之
為
﹁三
不
講
﹂
教
授
。
從

﹁三
無
學
人
﹂
到
﹁三
不
講
教
授
﹂
，
是
那
個
年
代
的
文
化
奇
觀
，
更
是
我
們

今
天
的
殷
鑒
。
看
看
當
下
，
那
些
無
獨
到
見
解
的
所
謂
學
者
，
對
比
陳
寅
恪
，

不
知
作
何
感
想
。

說避壽 陳魯民

碗
對
碗
與
盤
對
盤

純

上

懷想皂莢樹 許松華

朱
元
璋
迷
戲
曲

鄧
小
秋

陳寅恪􀎠三不講􀎡 魯先聖

常言道：做人、做事
應專心致志、一心一意、
心無旁騖，切不可心猿意
馬、心不在焉、心神不定
，方能心想事成，取得成
功。筆者在此並不是想唱
反調，實是另有所指，關

於 「心」的解釋有兩種意思：一是指人體重要器
官——心臟，它猶如一部發動機，每時每刻通過
血液不停將養分輸送到身體各個部分，維持生命
。中醫認為 「心」乃一身君主，統領五臟六腑，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心」亦泛指心情、思想、
情緒方面，打開字典，有關 「心」的詞語多不勝
數：真心、開心、愛心、善心、放心、變心、傷
心、揪心、心領神會、心曠神怡、心滿意足……
等等，信手拈來，褒貶都有。

在商言商，做生意的人都知道，通常你投入
的本錢越大，獲取利潤的概率也越大（撇開決策
錯誤等因素）。生活中也一樣，欲得到快樂，亦
須努力經營，是笑口常開地過日子，還是愁眉苦
臉度時光，完全取決於各人投放的資源——心態
。心寬，則活得坦然、舒暢。人生之喜悅，心態
就是最大的本錢。佛偈說： 「物隨心轉，境由心
造，煩惱皆由心生」。

「心」和我們生活息息相關，做人首要講良
心，孝順父母獻孝心，扶貧濟困、關懷弱小謂善
心、有愛心；回饋社會稱感恩之心；愛國愛港愛
家是不可缺的責任心。做人應樹雄心、有信心、
奮發上進心，朝着目標全心全意、勇往直前，實

踐理想不宜三心二意、心大心細；對待朋友誠心誠意、信守諾
言，決不口是心非；為人處世切忌心術不正、心懷不軌；經商
買賣不可利欲薰心、昧着良心謀取不義之財；做官的更不應該
有貪婪之心，做出一些違紀違法的事；夫妻本是同命鳥，白首
到老不變心……。勿庸置疑，只要抱有好心，相信俯仰天地間
，定會問心無愧。有位哲人說過： 「你的心態就是你真正的主
人。」一個人有什麼樣的精神狀態就會產生什麼樣的生活現實
，務請看護好你的心。

根據醫學專家的建議，養心、保心、護心、修心可從生理
、心理衛生着手：預防心臟病，平時應注意飲食健康，遠離 「
三高」食品，生活有規律，作息要定時，勞逸相結合、恆常做
運動。不吸煙、不酗酒，多呼吸新鮮空氣，這樣避免導致心律
不齊、心肌衰弱等疾病的出現。一位偉人說：「要麼你去駕馭生
命，要麼生命駕馭你。你的心態決定誰是坐騎，誰是騎師」。

一般工商企業界，尤其是從事投機賭博的人士，罕見可得
享百年高壽的，估計皆因心腦過勞所致。面對波譎雲詭、瞬息
萬變的巿場，擔心投資失利，情緒有時難免受到影響，導致心
神不定、憂心忡忡。或因一時的大起大落，受了刺激，驚心動
魄，寢食不安，煩惱困心，加上休息娛樂、運動時間不足夠，
或會影響心臟健康，間接削弱壽元。《聖經》提摩太前書第六
章提到： 「貪財是萬惡之根」。富豪、富商欲想享壽超過一百
歲，確是不易達到的心願。

狄更斯說： 「一個健全的心態比百種智慧更有力量。」積
極的心態可以幫大家獲取健康、幸福和財富。大千世界偉人、
英雄是少數，更多的是平凡人，所以不必心高氣傲，亦不必怨
天尤人，上天有好生之德，把一道門關上就會打開另一扇窗。
智者告誡大家： 「你不能延長生命的長度，但可以延長生命的
寬度；你不能改變天氣，但可以左右自己的心情；你不可以控
制環境，但可以調整自己的心態。」

人世間煩惱皆自找，真正能做到心無掛礙的又有幾人？筆
者曾作一首《歡樂人生歌》自勉： 「江上清風明月，林間鳥鳴
蟲唱，天上雲捲雲舒，庭前花開花落。一年四季輪迴，人生春
夏秋冬，都是人間好時光。」

讓我們都來修心養性，贏取愉悅、豐盛、長久的人生。

一
﹁

心
﹂

兩
﹁

意
﹂

方
潤
華文文化化

什錦什錦

往往事事
鈎沉鈎沉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自自
由由談談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飲飲食食
男女男女

北
京
世
紀
壇
對
面
的
梅
地
亞
賓
館
位
置
很
特
別
，
格

局
上
是
個
大
院
子
，
在
建
築
密
集
的
北
京
這
就
有
點
獨
門

獨
戶
的
感
覺
了
。
梅
地
亞
的
東
家
好
像
是
中
央
電
視
台
，

平
時
做

酒
店
生
意
，
每
到
開
全
國
政
協
、
人
大
會
議
和

黨
代
表
大
會
，
獨
門
獨
戶
的
它
就
會
被
租
用
來
當
會
議
新

聞
中
心
了
。

去
秋
中
共
的
黨
代
會
對
媒
體
來
說
從
新
聞
中
心
舉
行

的
記
者
招
待
酒
會
起
，
就
算
正
式
報
道
開
始
了
，
酒
會
次
日
是
大
會
新
聞
發
言

人
的
新
聞
發
布
會
，
再
次
日
大
會
正
式
開
幕
，
這
已
形
成
了
習
慣
。

作
為
國
家
級
會
議
的
新
聞
中
心
，
這
裡
是
每
次
大
會
各
路
記
者
匯
聚
的
新

聞
﹁超
市
﹂
，
出
入
此
地
需
要
有
新
聞
中
心
審
核
發
放
的
專
用
記
者
證
，
能
領

到
證
的
一
般
只
有
全
國
性
體
制
內
媒
體
和
外
國
暨
港
澳
媒
體
，
以
及
省
級
黨
報

、
電
視
台
、
電
台
，
而
市
縣
級
地
方
媒
體
則
領
不
到
記
者
證
。
令
我
佩
服
的
是

他
們
照
樣
派
人
來
京
採
訪
，
這
些
記
者
很
辛
苦
，
天
天
等
在
大
會
堂
和
梅
地
亞

警
戒
線
外
，
向
裡
面
出
來
的
同
行
打
探
消
息
，
據
說
也
能
把
新
聞
做
得
﹁有
圖

有
真
相
﹂
，
如
臨
其
境
，
有
聲
有
色
。
記
得
有
一
次
看
江
蘇
一
家
市
級
報
紙
上

的
兩
會
專
欄
，
記
者
把
自
己
出
席
新
聞
中
心
記
者
招
待
酒
會
寫
得
十
分
生
動
具

體
，
連
酒
會
上
冷
餐
的
種
類
和
味
道
，
都
寫
得
具
體
可
感
，
像
真
的
身
臨
其
境

一
樣
！
其
實
市
一
級
報
紙
記
者
是
沒
有
可
能
參
加
招
待
酒
會
的
。
但
話
又
說
回

來
了
，
真
正
參
加
酒
會
的
記
者
們
，
又
不
會
這
樣
生
動
趣
致
地
寫
稿
了
。

港
澳
記
者
在
梅
地
亞
待
遇
不
錯
，
有
專
門
的
休
息
室
，
休
息
室
裡
有
張
長

條
案
台
，
上
面
放
有
各
種
西
式
點
心
和
時
刻
保

溫
的
紅
茶
、
咖
啡
壺
，
此
外

還
有
四
個
立
式
鮮
果
汁
機
，
港
報
老
記
者
史
兵
採
訪
十
七
大
時
火
上
得
厲
害
，

發
明
了
將
四
種
果
汁
混
合
在
一
起
喝
的
雞
尾
酒
式
飲
用
法
，
結
果
火
氣
消
了
，

寒
氣
卻
上
來
了
，
患
了
嚴
重
感
冒
。

京京城城
瑣記瑣記 梅

地
亞

淮
水
東

雪
白
外
衣

俞
雪
萊
攝


